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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
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

———以镇守军相关文书为中心

孟宪实

［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２０１０年获赠一批西域文书，据信来自和田，年代为唐代，其中
汉文文书有３００多件，并有武则天时期的文书。这批文书多为于阗镇守军的文件，既有利于了解当
时的军政体制及其变化，也有利于了解镇守军与于阗地方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人大文书；唐代；西域；于阗镇守军

２０１０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获赠一批西域文书 （以下简称 “人大文书”），有汉文、于阗
文、粟特文、古藏文等多种。这批汉文文书大约有３００多件①，不仅是世界所有藏家中件数最多
的，而且还包括二十件有纪年标志的文书，其中最早的纪年是武则天时代，早于此前最早的玄宗开
元时代。另外，安史之乱以后有关西域的资料传世记载甚少，而人大文书却集中在这个时期，尤其
文书还涉及有关于阗镇守军资料，因而这批文书的重要性特别突出。人大文书的价值非一篇小文可
历数清楚，本文试作探讨，求证于方家。

一、唐代于阗的历史与资料

（一）唐代于阗的概况
和田位于昆仑山下的和田绿洲，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从昆仑山流下，汇合成为和田河，向

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与阿克苏绿洲相接。和田古称于阗，汉代归属中原，接受西域都护府管
辖。唐代继承汉代传统，在龟兹 （今新疆库车）设立安西都护府，管辖包括于阗在内的广袤西域地
区。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于阗进入中原的记载系统，而从 《汉书·西域传》开始，关于中原史书
于阗的系统历史记录代代不绝。

在唐代，于阗历史大约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贞观时期，于阗与中原初步恢复臣属关系；唐
高宗时期，唐朝建立了以安西都护府为核心的 “四镇”体系，即龟兹、于阗、疏勒、碎叶 （有时是
焉耆）等 “四镇”，完成西域的镇戍体系建设，这是 “四镇”前期；武则天长寿元年 （６９２年），著

—０２—

①

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ｍｅｎｇａｂｃ＠１３９．ｃｏｍ。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２０＆ＺＤ２５０）的阶
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人和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提供的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当然，不
当之处还是作者的责任，无可推卸。

２０１０年５月，在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的整理研读小组，当时叫做 “西域出土文书读书班”。整理
小组每周在北大中古史中心工作，释读了绝大多数汉文文书并做出录文，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新的整理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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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将军王孝杰收复四镇，武则天朝廷决定驻军西域，三万汉兵进驻四镇， “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

发兵戍之”，这是 “四镇”的后期。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显著增强，军镇化获得发展，西
域的稳定局面有了重要保障。然而，安史之乱发生后，西域的军事力量部分进入中原勤王，军事实
力减弱。吐蕃进占河西，切断西域与中央的联系，来自中央制度化物资供应中断。西域军队需要就
地取材，保障供应，与于阗等地方联系空前加强，军地体制性融合发展，以应对环境的巨大变化。

唐朝在于阗的历史随着四镇的陷蕃而结束，时间大约是贞元十九年 （８０３年）。①

（二）于阗汉文文书在世界
就于阗史研究而言，新的汉文文书立功甚巨。和田地区发现的汉文出土文献，与于阗文出土地

点是一致的，现在多收藏于西方。就时间而言，汉文文书主要分布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于阗陷蕃
之前，涉及唐代的年号主要是代宗大历、德宗的建中和贞元。文书的具体形态，有唐代的告身、机
构和官员的牒状、民间契约和寺院入破历 （收支账目）等。斯文赫定带走的尚未完全公布，而斯坦
因带走的文书，现已出版。② 尤其是沙知、吴芳思编著的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
（非佛经部分）》，书名虽然写为 “第三次”，实际上囊括了斯坦因前两次所获，并且包含了更早的
霍恩雷搜集品，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资料。③ 此外，后来出现的汉文文书，比如俄藏敦煌文
献，有二十件文书源自于阗。④ 吐鲁番博物馆也藏有三件汉文文书。⑤ 敦煌出土的于阗汉文资料，

主要是吐蕃占领之后的史料，从中原的时间看，多属于五代时期。

古文书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关键证据，在研究事业中担当重要使命。我们相信，这批新的人大文
书将极大促进西域和于阗历史文化的研究。

（三）于阗汉文纪年文书
纪年文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张广达和荣新江是研究唐代于阗历史的最有代表

性的学者。他们在多篇文章中归纳总结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尤其是有纪年文书的总体状况。在

１９８８年刊出的 《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对１６件有纪年的汉文文书
进行了列表统计，其中最早的一件是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年），最晚一件是贞元年间。⑥ 十年后，两
位学者在 《８世纪下半叶至９世纪初的于阗》一文中再次对３４件纪年文书进行了统计，其中最早
的一件为开元九年 （７２１年），最晚的一件为贞元十四年 （７９８年）。⑦ 《俄藏敦煌文献》出版之后，

他们再撰 《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对纪年文书列表，再有１１件文书入表。⑧至此，

和田出土有纪年的汉文文书共计４５件。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陷蕃，唐代历史概念，指的是被吐蕃势力攻陷。参见张广达、荣新江：《８世纪下半叶至９世纪初的于阗》，原载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第３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后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２４０　２６３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陈
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４８９　４９９页，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
文献 （非佛经部分）》，第２册，３２４　３２９页，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５。沙知先生对此书的录文有所增补，著 《〈斯坦因第三次中
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 （非佛经部分）〉勘误》一文，载季羡林、饶宗颐主编：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１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参见荣新江：《和田出土文献刊布与研究的新进展》，载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１１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９。

⑧　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原载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６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后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２６７　２８８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３５９　３６１页，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原载 《东洋学报》第６９卷第１／２号，１９８８，后收入张
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４８　６９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张广达、荣新江：《８世纪下半叶至９世纪初的于阗》，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３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后
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２４０　２６３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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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藏的这批汉文文书主要集中在 “四镇”后期和后安史之乱两个时期。这批人大文书之中有

２０件有纪年的汉文文书。有的文书所标时间早于以往，但标识时间最晚的文书依然在以往文书的
时间范围内 （参见下表）。

　表 人大藏唐代于阗汉文纪年文书一览表

序号 时间 文书内容 编号

１ 武周延载二年 （６９５年）腊月 事目历 ＧＸＷ０１０６

２ 唐开元四年 （７１６年）七月十二日 典任季峰牒 ＧＸＷ００８４

３ 唐开元十四年 （７２６年）八月十八日 某折冲府牒 ＧＸＷ００７３

４ 唐天宝九载 （７５０年） 粮帐① ＧＸＷ００７２

５ 唐天宝十二载 （７５３年） 皂黎等户点检簿 ＧＸＷ００６５

６ 唐大历三年 （７６８年）九月 杰谢游弈官赵阿玉牒为巡探不济事 ＧＸＷ００６３

７ 唐大历十年 （７７５年）四月 兵曹典成公解牒 ＧＸＷ０１７１：１

８ 唐大历十年 （７７５年）九月 残文书 ＧＸＷ０１４３

９ 唐大历十三年 （７７８年）三月 吴楚林牒为患疾除役事 ＧＸＷ０１７０

１０ 唐大历十四年 （７７９年）九月廿六日 白大莫买油麻契 ＧＸＷ０１７８

１１ 唐大历十六年 （７８１年） 买驼契 ＧＸＷ００７０

１２ 唐大历十六年 （７８１年） 残文书 ＧＸＷ００１６

１３ 唐建中三年 （７８２年） 杰谢镇状稿为当镇应管仓粮破用等事 ＧＸＷ０１６６：１

１４ 唐建中三年 （７８２年）七月一日 贷便粮帐 ＧＸＷ００１５

１５ 唐建中三年 （７８２年）
杰谢镇大碛外百姓所欠历十五、十六年税粮及
破除粮帐 ＧＸＷ０１６６：２

１６ 唐建中三年 （７８２年）十一月 镇官右骁卫将军曹逸状 ＧＸＷ０１０１

１７ 唐建中四年 （７８３年）正月 欠粮帐 ＧＸＷ０１００

１８ 唐建中四年 （７８３年） 刘希进等名籍 ＧＸＷ０００７

１９ 唐建中四年 （７８３年） 粮帐 ＧＸＷ０１００

２０ 贞元五年 （７８９年）三月十八日 贷钱契约 ＧＸＷ２０３９

具体而言，这批汉文文书之中有三件文书明确是由武周新字书写，而此前最早的是开元九年文
书。《武周某年事目历》（ＧＸＷ０１０６）是一件双层叠加的文书，在第二层文字中，认出 “延载二年
腊月”字样。文书中涉及 “坎城”等地名，是于阗常见的地名。延载二年是公元６９５年，而６９２年
是长寿元年，即四镇进驻汉兵开始的年份。② 这是至今为止和田地区最早的唐代汉文文书，打破了
此前的记录。另外，人大文书中有唐开元四年 （７１６年）七月十二日典任季峰撰写的一分牒文
（ＧＸＷ００８４），也是较早而明确纪年的唐代官文书。

二、人大汉文文书之于阗镇守军

人大文书中有大量资料与于阗镇守军相关，这些资料不仅有利于了解当时的军政体制情况，而
且也生动地体现了当时镇守军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比如涉及粮帐、请假报告、健儿制度等内容。

（一）军事
《新唐书》曾记载：“自拨换南而东，经崑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

—２２—

①
②

帐，文书中作 “帐”，今多用 “账”字。

人大文书的若干学术价值，参见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新探———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载吕绍理、周惠民主
编：《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４３　５５页，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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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① 那么，从拨换 （今新疆阿克苏）到于阗这条道路，是由谁负责管
理呢？此前，根据德藏 《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得知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谋常馆被称作
“神山已北四馆”②。人大所藏文书，不仅有谋常馆名号，还有崑岗馆。

《唐谋常、昆岗等馆用粮帐》（ＧＸＷ０２１７）

（前缺）

１　廿五 日 □□ ［

２　一人路粮麺五升　 ［

３　谋常馆润十月五日 昆 ［

４　同日昆岗 请都 ［

５　三斗　十六日都 ［

６　十七日都 ［
（后缺）

根据 《新唐书》，我们知道崑岗是从拨换出发后的第一馆，但从于阗的角度看，便是最后最远
的一个馆。如此推知，从于阗出发，经过神山馆、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谋常馆到崑岗馆，这
是一个从南到北的顺序。这个顺序与方位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仅能够确定这些馆的相互空间关
系，还可获知于阗镇守军的防御范围之广。此外，由文书解释 《新唐书》的记载，或者是 《新唐
书》对于馆驿采取了选择性的记载，或者是所据资料时间有差异，这些都对于理解传世史书提供了
新视角，值得特别重视。

这批文书多与军政相关，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四镇驻军。军政事务众多，从军事布防，巡逻放
哨，到武器发放检点，军粮供应、马匹马料等，事无巨细，应有尽有。于阗镇守军的主要对手是吐
蕃，所以平时如何加强防范就是十分日常的工作。《唐大历十年四月兵曹典成公解牒》（ＧＸＷ０１７１，
参见附录图１）就是这样一件文书：

１　兵曹

２　　当界诸贼路堡铺等

３　牒奉处分：访闻焉耆贼军未解，吐蕃多情，虑

４　有曜兵密来此界 劫 掠。事须散牒所由，切加提

５　撕，以备不虞。谨以牒 陈 ，谨牒。

６　 大历十年四月　日典成公解牒

７　　　　十三 日 王 行 ［

（后缺）

兵曹通知 “当界诸贼路堡铺”，要加强防范焉耆方向的吐蕃，以备不虞。这里说到 “吐蕃多
情”，“多情”并非褒义词，相当于狡猾之类。凡是能够通行的道路，即 “诸贼路”，于阗镇守军都
已经设置了堡、铺等预警和防范的军事机构；相应的，所有这些机构的责任范围便是 “当界”。吐
蕃在于阗的东南，但在安史之乱后占据了河西走廊。因此，于阗的军事防备方向往往是北方，而春
天是防范吐蕃的重要季节，因为这个时期的进犯比较多。

—３２—

①

②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三下 《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１１５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５。这里的 《新唐书》，是引
证贾耽 《皇华四达记》的内容。

参见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载 《西域研究》，１９９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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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儿
防范来犯，就是布置人力。有这样一件残文书，我们名之为 《大历十三年三月健儿吴楚林牒为

患疾除役事》（ＧＸＷ０１７０，参见附录图２），内容如下：

１　 牒 ：楚林先去大历十一年四月内，卒染时患，复得

２　半身不随，患腰胯，经今二年已上，未能痊损。

３　比年已来，常雇人代役，今老患，诳食粮赐。

４　伏望量为申上，贫健儿庶存活路。请处分。谨 牒 。

５　 大历十三年三月　日健儿吴楚林牒

６　　　患已日深，驱使不得。

７　　　今既召得替，申上

８　　　 从 □□ ［

（后缺）

这是吴楚林的一份请假报告，因为患病两年，“半身不随”“患腰胯”，无法完成任务，请求上
级允许由别人替代。牒是一种文书形式，其中 “老患”“贫健儿”等都是自称。第６行以下字迹是
官员批示，因为确实无法驱使，只好向上级报告，同意吴楚林的申请。吴楚林为什么会提出免役申
请？原来是上级安排他到蔺城值班，另外一件文书透露了这一点。

《唐李珎牒为追吴楚林等当蔺城事》（ＧＸＷ００６６）

（前缺）

１　　　　　　］李湊

２　　　　　　］李珎牒

３　　　］□吳楚林　輔光朝

４　 ］ 人 當藺城事

５　　　］帖追至今未

６　　　　］ 領送

（后缺）

李珎的牒，时间已经残缺，４行与５行之间有印迹。通过 “吴楚林、辅光朝”“当蔺城事”“帖
追至今未”等内容可知，此事是先有上级调派，才有吴楚林请假事。联系两件文书，可相互启发。
李珎牒的时间肯定在吴楚林牒之前。唐朝府兵制度之后，实行募兵制度，健儿更接近职业兵。驻扎
在边疆地区的唐朝健儿，吴楚林牒是一个很具体的案例，“老患”健儿的艰难困苦，这件文书给出
了具体的证明。

（三）社会
健儿制度，不仅士兵驻扎在当地，相应地唐朝鼓励至少允许随军家属的存在，相关文书也给出

了这方面的证据。

　　　　 《女妇阿高牒兵马使为得衣粮事事》（ＧＸＷ００８６）

（前缺）

１　　　　］□□ ［

２　　　］□更□ ［

３　　　］兵马使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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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放却□ ［

５　］　　　兵马 ［　　　　　　　　　　］□格每欺被□
６　］□存之 ［

７　］ 放 亦不收□不得其□□　　兵马使保状，就阿高郎即

８　］□家产。如不放，即合得衣粮养活。伏望　　兵马使详察之

９　　　　　　　　　　　　　　　　　　　］日女妇阿高牒
（后缺）

文书严重残损，但内容依然可以读出。这是一名士兵家属阿高写给兵马使的文书 “牒”，牒中
称她的丈夫为 “阿高郎”。放，应该是放免之意。家产放免，应该是家产税收放免。阿高要兵马使
放免她的家产税收，如果不能放免，就需要军队提供 “衣粮养活”。驻扎在于阗的唐朝军队，有家
属随军，这是一个重要信息。有家属存在，驻军的社会性自然增强，相应的管理问题也如影随至。
至于家产与衣粮等问题，涉及更多的制度性安排。军队的衣粮，在军镇时期是由政府提供的，而且
在安史之乱前，来自中央的军资供应占比巨大。在安史之乱后，军队的衣粮如何解决，这件残牒提
供了若干线索，值得深入研究。①

汉语文书，不仅涉及汉人，也涉及于阗当地人。编号ＧＸＷ００６５文书是一件与户籍统计有关的
文书。在文书的第四行，盖有两方红色官印，证明属于官方文书。涉及三户人家，只有男性进入统
计，文书如下：

１　户皂黎，载肆拾柒岁。定验 ［

２　　男嵯悉莾，载拾陆岁。验拾□
３　　弟鼠泥，载叁拾柒岁。定子漪

４　户勃略师，载陆拾壹岁。定子漪

５　户嵯舒，载肆拾岁。天十二□　 ［

名字前有身份标志，“户”，表示户主；男，是户主的儿子；弟，是户主的弟弟。然后写年龄。
定验等字，每行的最后部分是别笔大字，应该是核检人员的签名确认内容。最后一行 “天十二□”
是双行小字的注释，理解为天宝十二载 （７５３年），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行小字，似乎专门针
对嵯舒一人的，并非对所有四人。天宝十二载，是嵯舒的什么时间呢？不该是出生时间，因为其他
人没有这项内容。② 另外，已经写明年龄，从统计的视角看，统计时间一定存在，只不过残损了，
我们无法看到。很可能，嵯舒的户口是天宝十二载开始申报的。“载”是 “年”的含义，此文书中，
明确是以载代年。唐代如此使用 “载”，从天宝三载开始，到肃宗乾元元年 （７５８年）二月改元
止③，即从天宝到至德二年期间。

文书中的人名，都是于阗当地人，作为毗沙都督府有汉文统计的当地户口，这是值得重视的史
料。《新唐书》记载唐代羁縻府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④，户籍资料，多数是不用上交户部
的，但到底哪些州府的户籍资料不用上交中央政府的户部，并不清楚。关于羁縻州府， 《新唐书》
有的标明 “以上有版”“以上无版”，但标示并不全。安西四镇属于羁縻府，是否需要上交户籍资料
呢？敦煌出土天宝初年的 《天宝十道录》⑤，记载安西都护府， “无县，管蕃府四”，龟兹都督府，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刘子凡：《于阗镇守军与当地社会》，载 《西域研究》，２０１４ （１）。

刘子凡前文引用这件文书，使用的是整理小组当时的判断，认为 “天十二”是嵯舒的出生年份。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二○ “肃宗乾元元年”，７０５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三下 《地理志七下》，１１１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荣新江：《敦煌本 〈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载唐晓峰等主编：《九州》，第二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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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四千九百七十四”“于阗毗沙府，户四千四百八十七”“焉耆府，户一千一百六十七”“疏勒府，
户一千八百六十”①。这表明，蕃府是上报户口资料的。《新唐书》记载，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
具体情况，十分笼统。安西四镇有驻军，这是与其他羁縻府州最大的区别，所以出现户籍人口统计
数字，可以证明四镇的特殊性。现在，有了新的相关文书，可以引导我们的研究继续深入。

（四）制度
这批汉文文书以后安史之乱时期为多，其中最能说明这个时期于阗军政体制变化的，是下面这

件文书：《（毗）沙府长史节度副使骠骑大将军殿中监尉迟宁状》（ＧＸＷ００９８，参见附录图３）

（前缺）

１　　　　　］今月八 日 □ ［

２　］同 马 □有限，路远未 申 ［

３　］谨因使次，谨奉 状 □□谨 ［

４　］沙府长史节度副使骠骑大将军殿中监尉迟宁状上
（余白）

“长史”之前是 “沙府”二字，所缺当为 “毗沙”的 “毗”字，毗沙府，即毗沙都督府的简称，
这是羁縻体制下于阗王府的另一个称谓。都督是长官，由于阗王担任，长史是副长官。尉迟宁同时
担任 “节度副使”，这只能是四镇节度副使的简称。根据 《旧唐书》的记载，肃宗乾元三年 （７６０
年），“以于阗王尉迟胜弟守左监门卫率叶护曜为太仆员外卿，仍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以
胜至德初领兵赴国难，因坚请留宿卫，故有是命”②。于阗王尉迟胜赴中原勤王，不在王位，他弟
弟 “权知本国事”，已经拥有 “同四镇节度副使”之职衔。至尉迟宁，已经没有 “同”字，变成正
式的节度副使。尉迟宁，不是都督，可见不是于阗国王。长史，是都督府副长官，他应该就是于阗
太子。可见，在安史之乱后不久，于阗与四镇节度使的关系便有了体制性融合发展，毗沙都督府长
史担任四镇节度副使，更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御敌。

通过上述人大藏汉文文书的介绍，我们可更深入地了解唐朝对西域的治理。有关于阗镇守军与
于阗王府的互动关系、镇守军如何在中央联系断绝的条件下守卫边疆等问题，这些文书都提供了具
体证据，这些都是我们了解当时西域情况难得的材料。我们相信，随着对这些文书的深入研究，唐
代于阗的历史正在我们面前次第展开，这必将推动学术进步，值得期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Ｔｒｏｏｐｓ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ｓｈ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ｕｓｅｕ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Ｋｈｏｔａ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０．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ｅｇｅｄｌｙ　ｄ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０ｐｉｅ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

—６２—

①

②

吴震先生名 《天宝十道录》为 “郡县公廨本钱簿”，属于早期的认识。参见吴震：《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 〈郡县公廨
本钱簿〉校注并跋》，原载 《文史》第１３、１４辑，１９８２，后收入吴震：《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４　１０６页，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９。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四四 《于阗传》，５３０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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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ｔｒｏｏｐ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Ｇａｒ－
ｒｉｓｏｎ　Ｔｒｏｏｐ

（责任编辑　张　静）

附录：

图１　ＧＸＷ０１７１ 图２　ＧＸＷ０１７０

图３　ＧＸＷ０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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